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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上了美国病的“美国梦”
还能否长久？

美国以其强大的国力傲然于世已有一个多世

纪，同时更以著名的“美国梦”将其国民和无数的海

外移民凝聚在一起。作为美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美国梦”不仅为美国民众，也曾为整个世界

所熟知、欣赏甚至追捧。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

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美国

政坛的“不正之风”愈演愈烈，社会的分裂与动荡也

频繁出现，精英阶层与公众舆论都认为，美国在前

进方向上出现了偏差，在多个领域的表现都令人失

望，美国就像一个患病的巨人变得步履蹒跚。而作

为这个多元社会粘合剂的载体之一，“美国梦”本身

也受到了质疑，越来越多的人对于它是否真的存

在，是否依然值得期盼都变得不再那么确定。处于

病态中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否还能继续独领风骚并

引领世界，已经成为很多美国人心中一个隐隐作痛

的心结。因为横亘在他们面前的诸多复杂难题，无

时不在把他们从梦想拉进现实。

积重难返的政治疾患

美国的政治问题是导致其他问题长期存在的

始作俑者。之所以说其积重难返，是因为这些问题

一直以来长期存在、饱受诟病但始终无法得到有效

解决，久而久之导致社会大众对此极为失望，其参

与政治运作、行使自身权利的态度和方式也因此受

到不同影响，民众之间及其与政府的博弈也从温和

变得激烈。

第一，不断极化的政治生态——割裂大众。政

治态度从分歧走向对立，在当前的美国已经司空见

惯，在越来越多的议题上，美国人的立场与观点开

始走极端。美国民众围绕着诸如是否应该在公立

学校中进行祈祷和宣讲圣经、是否应在公园里悬挂

十字架、宣扬进化论、是否应保留死刑、安乐死及胚

胎干细胞研究是否合法、转基因食品是否安全、照

顾少数民族的“平权法案”是否真的公平等各种各

样的社会与政治议题展开争论，但往往是争论越多

分歧越大。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选举地图上的蓝色

州和红色州已逐步固化，而每次大选结束后，都有

一些州誓言要脱离美国并入加拿大或独立成国。

随着民众的政治参与越来越激进、矛盾越来越不可

调和，人们逐渐习惯于并喜欢上了非黑即白的选边

站队，由“持不同政见者”们合众为一的国家，却越

来越容不得“持不同政见者”。政治生态的极化，其

根源在于政府内部的对立，却通过民间的内斗表现

出来，对大众自身造成伤害。

第二，痼疾难愈的党派政治——损害民主。党

派政治是美国根深蒂固的政治现象，也为美国引以

为傲的政党轮替制度奠定了基础。从理论上说，选

民具有择优选择执政党以促成利国利民政策的权

力，但在实际操作中，美国特有的政党政治已经在

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公众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首

先，政党利益压制了公众利益。美国两大政党在很

多政治议题上都有不同的思路，在就某个具体议题

进行辩论和投票时，不管公众利益为何，政客们往

往都以党派利益划界，有时纯粹是为了打击对手，

也要坚决抵制其提出的有利政策。其次，政党扯皮

导致一事无成。美国政党的最高目标是获取并维

持执政地位，为了“发展自己打击敌人”，他们最常

采用的手段就是“阻碍政治”，即想方设法阻碍对手

成事，上至政府预算、军事开支等国家大事，下至医

保移民等民生议题，背后都充满了政党博弈的影

子，在两党、两院和府会之间总是要经过多轮反反

复复的较量才能取得基本一致，有时始终无法达成

妥协，只能将议题搁置或放弃，甚至还会出现本届

政府将上届政府政策推倒重来的情况。这种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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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皮往往导致政府低效，甚至多次使美国面临政府

关门的危机。再次，党派政治降低了民众参与政治

的热情和能力。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占据了压

倒优势并掌握着制定规则的主导权，新兴党派基本

没有成长的空间，这也导致民众除了二选其一或者

干脆放弃自己的投票权以外，基本没有别的选择。

第三，根深蒂固的金钱政治——损害平等。美

国的金钱政治举世闻名，在“金钱是政治的母乳”的

国度，离开金钱搞政治是万万不能的。但金钱政治

首先带来了参政意识的不平等，富人们深知介入政

治的好处，而普通民众则缺乏相关意识。其次，金

钱政治导致参政能力的不平等。政治捐款是美国

大众影响政治进程的重要手段，2014年 4月，美国

最高法院以违宪为由，取消了个人政治捐款上限，

为资本名正言顺地操控权力进一步敞开了大门。

富人可以通过政治捐款来扶持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上台，为取得利益回报创造条件，而穷人则没有这

样的操控能力。美国合法的游说制度的存在也为

富人提供了影响决策的机会，他们可以雇佣游说公

司去影响政客的决定，而普通人根本就没有接触政

客的机会。再次，金钱政治加剧腐败。由于金钱对

权力的侵蚀，权力制衡机制基本上沦为各利益集团

通过其代理人谋取私利的“谈判”机制，美国的政客

也逐步成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金融危机后的

政府救市主要在救罪魁华尔街，就真实反映出金钱

对政治的主导地位。这会不断加剧权力对资本的

依赖，为民主体制下的制度性腐败铺设温床。由于

民众对于金钱政治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导致其

参与政治的形式逐步走向冷漠与激进的两极分化，

或者对政治腐败漠然视之，或动辄选择示威游行甚

至暴力方式来表达不满。

百病丛生的社会问题

相对于政治问题，美国的社会问题更加突出，

不仅涉及议题更为广泛，而且受到的关注和造成的

影响也显著得多。这些社会顽疾有些是经年不愈，

有些是旧病复发，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冲击此起彼

伏，是导致民众不满和愤怒的主要原因。

第一，种族歧视问题。从法律上讲，当前有色

人种已经取得了与白人完全平等的地位，甚至可以

享受到一些白人都不曾享有的政策优待，但就整体

而言，少数族裔在美国仍是弱势族群，他们受到的

歧视并不表现在冠冕堂皇的法律权益上，而是被藏

在了台面下，作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继续发挥着影

响，在参政、就业、待遇、教育、社会保障、基本权利、

媒体形象等方面，有色人种依然遭受着各种各样的

歧视性对待。美国黑人的失业率长期高于白人，在

影视剧中负面形象的比例也超过白人；在弗格森地

区，虽然非洲裔占居民总量的 70％，但在行政、司

法、教育等机构中却是白人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司

法部的报告显示，在全国的司法系统中都存在着系

统性种族歧视问题，以巴尔的摩地区为例，警方以

“不服从”“侵犯警察”等执法人员有较大自由裁量

权的罪名逮捕的人员中，非洲裔达到 91%。被警察

拦截盘问的司机中，非洲裔占 82%。近年来不断出

现的白人警察射杀无辜黑人后被无罪释放的案例

导致黑人的抗议示威一浪高过一浪，甚至还发生了

黑人以暴制暴恶意枪杀警察的案例。作为种族平

等标志性事件的奥巴马的上台并未帮助减少黑人

受歧视的程度，如果从南北战争算起，这一老生常

谈的话题已经存在了一个半世纪，但至今依然看不

到彻底解决的曙光。

第二，移民问题。美国自身是一个移民国家，

但是老移民对新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的态度并不

那么欢迎。移民对于美国社会的贡献尽人皆知，但

是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也导致美国的社会福利、安

全和就业机会受到挑战。民主党历来支持宽容对

待移民，而共和党人则希望对其加以严格管制，因

此移民问题也成为美国两党博弈的一个热点。奥

巴马于 2014年 11月绕过国会，以总统行政命令的

方式推出移民改革方案。共和党人立即进行反击，

指责奥巴马大赦非法移民超出了总统的法定权力，

26 个由共和党控制的州更将奥巴马告上了法庭。

今年 6月，美国最高法院表决奥巴马的移民改革方

案时，出现了 4 比 4 的僵局，意味着最高法院将维

持下级法院关于继续“冻结”移民改革的裁决。这

一结果不仅是奥巴马执政生涯所遭遇的一个重大

挫折，而且也使美国境内的 1100 万非法移民大失

所望、躁动不安。刚刚竞选获胜的特朗普不仅宣称

要遣返非法移民，还要在美墨边境筑墙阻止移民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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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这预示着今后等待移民问题的将继续是一场

恶战。

第三，医疗保险改革问题。作为奥巴马任内关

注度最高、其本人最不遗余力推行的一项重大举措，

“奥巴马医保”从诞生之日起就饱受争议。“劫富济

贫”的壮举让全美 4700万没有医保的人获得医保，

原本看似一个利国利民的好事，可是很多人却不买

账，不仅共和党人继续坚定站在反奥前沿维护富人

利益，就连没有医保的穷人也同样不领他的情。归

根结底，是大家都觉得自己吃亏了。根据奥巴马的

医改计划，部分资金来自于国家财政，部分是民间出

资，部分由个人缴纳，但目前这几部分都面临挑战。

按照计划中的政府财政扶持力度，未来美国医保预

算可能要占全美GDP的 30%，在预算赤字不断攀升

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显然无力承受如此巨额的财政

支出。从民间资本的参与来看，奥巴马政府鼓励成

立非盈利的保险合作社，但仅仅两年时间，全美 23

家合作社就倒闭了 8家，前景明显不看好。站在个

人的角度来看，一些自由职业者、单身人士、低收入

者和年轻人以往是不愿购买医疗保险的。奥巴马医

改方案强制所有人投保，否则将面临罚款，这必然会

激起他们的反对。有人说，奥巴马医改是牺牲大众

的利益来换取小众的公平，却无法应对浪费严重、成

本过高、运转低效这些美国医疗体系最棘手的问

题。多项民调显示，自 2009年以来，反对医改计划

者始终多于支持者，但美国最高法院却于2015年通

过支持奥巴马医改计划的裁定。此举必然会进一步

加剧美国国内的分裂。

第四，枪支管制与暴力犯罪问题。由于涉及宪

法权利，枪支管制问题历来都是美国国内非常难啃

的一块骨头。反对控枪者认为私人持枪是宪法赋

予自己的正当权益，也为弱者自我保护提供了无法

替代的平衡力量；支持控枪者则相信只有严格控枪

才能有效减少社会上的暴力犯罪事件和伤亡人

数。前者通过势力极大的全美步枪协会去游说政

府，后者则借助于民众的示威游行向政府施压。不

过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美国的现行政策基本

上偏向于前者的诉求。由于近年来美国国内的枪

击案频发，造成的伤亡人数直线上升，导致关注控

枪的呼声不断高涨。奥巴马政府曾多次试图推动

控枪议题，但恰恰是在奥巴马任内，由于对手渲染

“奥巴马会夺走你的武器”，美国人购买的枪支比以

往任何时期都多，2015 年通过购枪背景审查的人

数为 1420万，比 2008年增加了 58%。

第五，社会阶层固化问题。美国历来被称为“机

会的天堂”，这也是“美国梦”的核心要素。但是从一

些具体指标上看，美国社会的流动性显然没有人们

想象的那么显著，实际上社会阶层的逐步固化已经

维持多年。从代际经济收入的延续性来看，美国父

母和子女经济水平的相关性是 0.47，而同为发达资

本主义国家的法国、日本、加拿大、丹麦等国的相关

指标则分别为 0.41，0.34，0.29，0.15，相关性越高则

意味着改变命运的机会越少，由此可见美国的流动

性已经落后于很多并不以机会多而见长的国家。数

据同时显示，父母越穷，子女摆脱贫困的机会越少。

印度电影《流浪者》中“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贼的儿

子还是贼”，在美国已逐步成为真实写照。

令人心焦的经济难题

美国经济虽然不能说永远都是大众的首要关

注点，但始终都是排在前三位的，在今年这一选举年

中尤为如此。客观来说，当前美国经济的基本走势

还算不错，但经济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在主观感受

方面，民众觉得自己手里的钱不够花，对政府今后的

经济政策仍不知所措，隐藏在经济数据之下的一些

深层次老问题也在不断刺激着他们的神经，迫使他

们不得不对美国的经济表现时刻保持警惕。

第一，贫富差距问题。美国贫富差距在大萧条

时代之后的40多年间曾持续缩减，然而过去几十年

间贫富差距水平却在不断扩大并长期维持。有机构

估算，当前占总人口0.1%的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财

富已经和占人口 90%的家庭拥有的财富不相上

下。同时，美国家庭收入在不同种族的家庭间分布

也非常不平衡。收入最高的是亚裔家庭，然后依次

是白人家庭、拉美和非洲裔家庭。2000年至 2014

年，美国 229个大都市区中有 203个都出现了中产

阶层占总人口比例下降的情况，这同样也是贫富差

距造成的后果。与此同时，美国的贫困人口达到了

4670万，占人口总数的 15%，而收入低于贫困线标

准 50%的又占到贫困人口的一半。自 2007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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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40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的贫困人口出现增长，而没

有一个州下跌。贫富差距扩大意味着不是每个美国

人都能享受到美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研究发现

这抑制了社会的流动性，损害了美国的民主政治，甚

至还制约了经济增长，因此，必然会激发社会不满。

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提出的“我们是 99%”的口号，直

击金融资本和大企业对劳工阶层的剥削，切中了美

国贫富差距问题的要害，但该运动最终仍不得不偃

旗息鼓。因为，在美国政府与金融大鳄结成的牢固

联盟面前，依靠社会运动去解决不合理的财富分配

机制希望渺茫。

第二，就业与经济增长问题。尽管当前美国经

济复苏势头良好，但似乎民众对此并不买账。由《赫

芬顿邮报》和 YouGov网站联合开展的一份调查显

示，仅有 2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正在好转，43%

的人认为经济形势不温不火，32%的人觉得经济开

始进入下行通道。由于对经济增长的预期前景充满

担心，不清楚下一届美国政府能否拿出振兴经济的

良方，对于 2008 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打击仍心有余

悸，以及对于人口变迁、新产业革命、全球化等带来

的经济冲击仍心里没底，很多民众仍不敢或不愿对

经济前景保持乐观。再加上经济复苏带来的主要收

益被一些大企业和金融机构所独享，民众感受到的

实惠有限，这也加剧了他们的悲观情绪。另据美国

劳工部公布的数据，美国 2014年的就业参与率下降

到 62.7%，为 197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就业参与率

与失业率的同步降低，只能说明越来越多的人不愿

去登记找工作，客观上帮助压低了失业率，但并不能

反映出就业市场果真出现了明显改善，这也是民众

对于美国经济的担忧始终难以释怀的一个诱因。

第三，家庭可支配收入情况。家庭可支配收入是

衡量生活水平和经济能力的基本指标，还直接影响到

民众对于自身经济条件的心理认识。皮尤中心的调

查显示，2004—2014年的 10年间，美国的家庭支出

上涨了 14%，平均收入却下跌了 13%，将近 1/3美国

家庭的收入已无法覆盖其基本支出，包括食品、住房

以及交通等消费。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经济在不断增

长，美国家庭却觉得手头越来越紧的原因。2004年

时低收入家庭在扣除全部开支后，平均剩余资金为

1417元，但到了2014年，该数字已变成-2300元，这

些家庭不得不向亲友求助或举债度日。而中产阶级

的日子也不好过，2004—2014的 10年间，其扣除全

部开支后剩下的家庭资金从 17000 美元跌至 6000

美元，暴跌了 65%。美联储 2016年的数据显示，遇

到紧急情况时有 47%的美国人居然拿不出 400美元

现钱，而只能去找人借款或变卖家产。手里没有钱

心里自然没底。总的来看，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现

在美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与20年前相比几乎没有变

化，这让很多家庭感受到明显的经济压力，尤其是在

经济不断增长的反衬下，收入的徘徊不前必然会加

深他们的焦虑和对政府的不信任。

外强中干的外交表现

美国人最以自己的政治制度为荣，相信“山巅之

城”的美国当然具有解救世界的“天赋使命”，更要有

“维持正义”的担当。在他们眼里，奥巴马政府的外

交表现令人失望，无论是对驻利比亚外交官被杀的

无所作为，对伊斯兰国任性肆虐的无动于衷，还是对

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无计可施，对朝鲜核武发展

的无可奈何，都体现出美国政府明显的避战意图和

深深的无力感。更有代表性的是被当成奥巴马政府

主要外交遗产而广泛渲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

计划，对于前者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曾直言“这不可能

实现”，而后者更是几乎就要在奥巴马离任后寿终正

寝。这种现象的背后，反映出美国已经逐步丧失世

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影响力和主导议题的能力，

而在民众眼里，美国承诺的可信度也在大打折扣。

从美国人最关注的国际反恐议题来看，虽然9·11

之后美国国内没有再现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但一

方面国际上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势力异军

突起且影响渗透到美国境内，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

小规模分散性恐袭事件造成的伤亡也在快速增长，

并出现了倾向激进、本土生长、冲动偶发、独来独往、

追求大量杀伤等更难应对的新特征。2015年 12月

在造成 14人死亡的圣贝纳迪诺事件发生后，奥巴马

表示“恐怖主义袭击新阶段的到来导致其更加难以

预防”。而反击激进倾向最有效的“心药”无疑是社

会融合与包容，但从今年的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可

见，不包容且激进的参选人赢得了民众广泛的支

持。如此看来，美国的反恐大业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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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外交，必然要触及美国的国际地位。近年

来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不断受到挑战，没有美国参

与的新的国际组织和机制不断涌现，如上合组织、

金砖国家组织、亚投行等等，涉及政治、经济和安全

等各个领域，对美国的国际地位造成严重冲击。虽

然奥巴马政府用 TPP、TTIP等新机制进行应对，但

进展缓慢且充满变数。美国民众对于美国自身国

际地位的变化也持悲观态度，超过半数民众认为美

国已经失去领袖的地位，多数民众相信中国终将取

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半数美国人认为中国已

经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半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军

力已经不是世界第一，等等。由于美国民众不谙国

际事务，因而常常会说出违反常识的话来，但这也

从一个侧面表明，民众对于美国的自信、欣赏和骄

傲在潜移默化中正受到侵蚀，在很多人的眼里，美

国的捉襟见肘、力所不逮已经显而易见，因此超过

半数的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在国际上“少管闲事”，

特朗普更是喊出了“要美国主义而不要国际主义”

的口号；美国是否在衰落也成为华盛顿长盛不衰的

话题。

“美国梦”正变得依稀难辨

虽然很多民众认为，美国在走下坡路，但不可

否认的是，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依然会是世

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组建的国际同盟仍无人

能及，美元仍将是国际上主要的流通和储备货币，

美国的军力仍将长期独领风骚，美国的科技创新能

力也依然是出类拔萃的，美国过去是未来仍可能继

续是吸引移民最多的国家，美国的经济增速尽管难

及金砖国家等后发经济体，但增长总量和质量仍超

过后者，社会稳定、自由开放、生活富裕、环境优美

仍将会是美国留给外部世界的标志性形象。也就

是说，美国依然会长期保有使国民骄傲、令国民放

心的足够资本，美利坚仍将是世界上强大与发达的

代名词。

但是，揭开这些外在的、客观的、光鲜的表象，

深入到美国的内部，深入到基层民间，深入到主观

层面，就会发现多数美国民众似乎不为这些令人趋

之若鹜的溢美之词所动，而是将目光投向了美国的

另一面。在他们眼里，美国没有如此强大，自由与

民主明显不足，也远非这般公正，他们对美国的前

途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对自身的未来也缺乏足够

的安全感，以往的体验不断在提醒他们，固有的社

会政治难题总是无解，新的争议和冲突又会此起彼

伏，所谓的民治政府不仅无力应对各种挑战，甚至

连民治这一法定的政权根基都已经被政客们架空

甚至抛弃。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很多人看不到

希望，继而对现实不满，随后就走上街头抗议示威，

或者用自己手里仅剩的选票去发泄情绪。

在美国社会上广泛存在的失望情绪导致人们对

于长久以来支撑起其奋斗信念的“美国梦”是否依然

存在也变得满怀疑虑。美国社会宗教研究所的民调

显示，55%的美国人表示，“美国梦”要么从一开始就

从来没有存在过，要么曾经存在过但已不复存在

了。只有 42%的人坚持“美国梦”的信念。这是自

2010年首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获得的最低肯定率。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的民调显示，59%的美国人

说“美国梦”是无法实现的，这也是1996年以来最低

的数字。麦克拉奇报业公司和马里斯特学院的联合

民调则显示，80%的人表示，与以前相比实现“美国

梦”更难了，只有 31%的人表示，努力工作的人更有

机会改变生活。

民众对“美国梦”的肯定出现明显滑坡，是其对

国家未来和自身前途乐观期待不足的直接反映。

在他们看来，现实是导致“美国梦”变得更为遥远的

罪魁祸首。首先，他们觉得美国在兑现其引以为荣

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核心价值时好像出了很

大的问题；其次，曾最令人骄傲的美国政治制度却

始终无力约束不称职政客的卑劣行径；再次，美国

国家的强大似乎很难转化为个人与之相称的安全

感。这些问题并非无关轻重的鸡毛蒜皮，而是涉及

他们在美国的生存条件和发展环境的根本性议

题。简而言之，原本具有很大确定性的个人奋斗

——梦想成真这一因果链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

经变得不再那么确定，付出不一定能带来收获，甚

至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美国的那些标签，也随着“美

国梦”的些许依稀难辨而风光不再。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责任编辑：狄英娜

国际 GUOJI

36



本期重点推荐

田心铭：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是坚定理想信念

为什么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开展党内政治生

活的首要任务提到全党同志面前？这是由理想信念在党的思想上、组

织上的重要地位决定的。这个地位，就是《准则》和全会公报都指出的：

“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这是一个

极为重要的定位。

张 君：西式民主的理论困境与现实悖论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投入包括金钱在内的大量资源“输出民主”，民

主政体俨然成为它们口中所谓“优良政体”的代名词，而民主与否更是

成为它们判定其他国家政体优劣的首要标准。然而，回顾西式民主的

发展历程可知，西方国家虽然“好为人师”，但却未必掌握了民主理念的

真谛。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还是如今的政党政治，人们对其民主

实践的批评和质疑之声从未间断，民主政治的探索远未“终结”。

王香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的最大国情、最本质特征

站在历史与现实、国际与国内的时空交汇点，把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定性为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特色和最本质特征，这是对任何

怀疑、动摇、削弱或企图否定党的领导的思想言论的发声亮剑和理论回

应，不仅从根本上廓清了一些人思想上存在的认识迷雾，也为当代“中

国号”巨轮的行稳致远点亮了前进道路上的指路明灯。

刘卫东：染上了美国病的“美国梦”还能否长久？

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之后，美

国政坛的“不正之风”愈演愈烈，社会的分裂与动荡也频繁出现。作为

这个多元社会的粘合剂的载体之一，“美国梦”本身也受到了质疑，越来

越多的人对于它是否真的存在，是否依然值得期盼都变得不再那么确

定了。处于病态中的美利坚合众国，是否还能继续独领风骚并引领世

界，已经成为很多美国人心中一个隐隐作痛的心结。


